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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责任编辑：晨    曦］
无疑可以增添此种“不衫不履”之调的丰富性。
二则在于其对文人人格、文章神理的看重。明嘉
靖间文坛上势力最大的“七子”派，是重形式而
轻神理，提倡“视古修辞，宁失诸理”［30］394的，
公安派标举“性灵”，则可说是对此种重辞轻理
的倾向的反拨。竟陵诸人在强调个体“性灵”的
同时，又倡扬个人“性灵”的社会历史深度，与
古今常存之“理义”，在文章向“理”回归的路程
上更进了一步。按金克木在其早年之作《为载道
辩》中的提法，竟陵派可归为“言志派中之近于
载道者”［31］393，文章“言志”与“载道”的两种功
用，在钟、谭所说的深情与“至诚”的维度上，得
到了统一。“文以载道”说，于此便得到了一种新
的，也许是更符合原意的解释。
